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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刘世馨撰写的笔记《粤
屑》中，讲过这样一件奇案。

有个在广东任职的县令养了一位
宠姬，县令死后，这女子“与养娘同住于
状元桥，私蓄有两千余金”，她把这两千
余金拿去放贷，获利颇丰。附近的人都
知道这位寡居的富婆，很多人托媒上门
提亲，女子却没有一位能看上眼的。

“一日偶立门首，见对门大宅内有
美少年出入，裘带翩翩”。这女子动了
心，就请邻居家的老太婆帮忙打听其身
份，不久即有回复：“那美少年姓杨，是
新会县的富商，来到此地做生意，他的
老婆不久前死了，正想续弦，却一直没
有入眼的，偏巧也正在打听住对门的那
位佳丽是谁呢！”

都是独身，又同时看上了对方，可
谓天作之合！女子喜极，托媒人给自己
与杨某订婚。订婚前，她给杨某约法三
章，第一不许他娶妾，第二不许他回新
会，第三养母年龄已老，要跟自己终身
相随，杨某一一答应，特别强调他现在
住的房子，自己已经买下，“金屋已售为
藏娇之所矣”！听得女子喜上眉梢，只
有她的养母提醒说：“此人视流而神荡，
慎勿以貌取人！”意思就是说杨某看起
来不像个正经人，不要被他给骗了，奈
何女子意乱情迷，哪里听得进忠言，“卒
订成婚”。

“娶日，灯彩辉煌，同归鸾帐”。第
二天女子就“将箱奁状物运贮房内（这
里指美少年的住所），留母守旧居，晨夕
往来而已，居月余，情同胶漆”。

这一天，杨某打开自己的箱子，将
其中的金银拿出来核算，面露愁色，女
子看了问他怎么回事？杨某说自己在
洋行做贸易，需要一大笔钱，现在还缺
二百两银子，问她能不能暂时借自己一
用，很快就还给她。女子说夫妻之间有
什么借不借的，“即开箧如数付之”，养
母听说了，劝告她说：“还是不要让那小
子知道你把金银放在什么地方的好。”
女子听了，心下也有些懊悔，谁知第二
天新郎就把钱还给了她，她非常高兴，
申斥养母说：“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

又过了几天，新郎对女子说：“我要
运一批货物去江门，十天后返回。”谁知
这一去半个月也没有他的消息。这时
突然有人上门来收房租，女子十分吃
惊，因为婚前杨某曾信誓旦旦“金屋已
售为藏娇之所矣”，怎么这房子突然变
成了租的？她开始被一种不祥的预感
笼罩……

恰在这时，有人上门来借贷，女子
开箱取资，“见包内皆瓦砾石块，各包皆
然”！方知新郎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
子，将她的资产席卷一空，如今一去半
个月，早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女子“顿
足泣涕，懊悔欲死”，却悔之晚矣！

“藏娇金屋”居然是租来的

自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作品越来
越多地被引入中国，这本《废墟的
花朵》写于上世纪90年代初，带有
莫氏作品常有的侦探意味和怀旧
情愫。

故事背景设定在1933年的法
国巴黎，一对年轻夫妇在租借的公
寓内死去，死因扑朔迷离。当天晚
上，这对平时生活规矩的小夫妻突
发兴致去了酒吧和舞厅，遇到四个
陌生男女，并将他们带回家中，结
果凌晨两人相继“自杀”并留下“遗
书”。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警察
调查无果。直到30年后，一位年轻
人得知此案，决定重新调查，在调
查过程中，也勾起他对这座城市的
情感和回忆。莫迪亚诺坦承，自己
一直有写侦探小说的欲望，但他的
作品又迥异于一般的侦探小说。他
更注重的是在破案过程中寻找自己
迷失的身份，重返被遗忘的谜一般
的过去，城市的景象和人情的温暖
穿插于侦探叙事当中，而是否真的
能破案并非他所关心的。因而，许
多看似与破案主线无关的“闲笔”反
倒成为莫氏作品的主体，“侦探”不
过是他诉说衷肠的外壳。

不仅有“螓首蛾眉”的少妇和“裘带翩翩”的少年，
就连“白发兼兼”的老太太也出马上阵了

清末盛行的“另类骗婚”
程序员苏享茂遭前妻勒

索自杀事件最近在媒体上闹
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公众的
广泛关注。其实“骗婚”之
事，古已有之。在许多人的
眼中，这类骗婚的施害者大
多是女性，受害者则大多是
男性，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反例，即骗婚者为男性，
受骗者为女性的，今天就给
您说说清代笔记中的几桩

“另类”骗婚案件。

杨某劣行，只是卷财，还有更可怕的，
导致受害者破家的，事见晚清戏剧家、文
学家黄钧宰所著笔记《金壶七墨》。

江苏省淮安府有两座淮郡会馆，一新
一旧，其中的新馆本来是一间客店，店主
人有一子一女，“家小康，以赁寓为生”。

这一天来了一位贵客，说自己是某县
县令，进京刚刚朝见完皇帝回来，无论是
起居、服饰、外出车马，都带着那么一股子
官气，尤其压得住阵脚的，是他带来的三
四个仆从，举手投足都有规有矩，而且挑
着很重的箱子，似乎里面装满了金银。店
主人跟这县令朝聚暮谈，聊得甚是契洽。

突然有一日，有位据说是从故乡来的
老仆，满面尘灰地仓促赶到店中，见到那
位县令，叩头呈书，县令打开一看，不禁号
啕大哭！店主人忙问出了什么事？县令
说自己的夫人因为难产而死。店主人连
忙安慰他，可他却不停地回忆夫人生前的
各种好处，“辄哽咽不能已”。

几天之后，店主人托媒人来给县令提
亲，说是自己的女儿正值芳龄，姿色端丽，
正好给他续弦，县令一口回绝说：“我的妻
子去世还未满一年，我哪里忍心有续弦之
念，此言绝不可再提！”他这一拒绝，显得

重情重义，反而让店主人更加看重他，非
招他做女婿不可，一再劝说，县令才勉强
同意了。

选了个良辰吉日，店主人为女儿和县
令完婚，他觉得自己选了一个乘龙快婿，
特别高兴和满意，谁知一个月后的一天，
早晨起来，县令和他的仆从统统都不见
了！而家中箱子柜子里所藏的金银珠宝、
钗钏首饰都杳无踪迹，就连店铺前台抽屉
里的散碎银子也丝毫不剩。店主人正惊
惶失措，门口突然堵了一大堆闻讯而来的
讨债者，手中都拿着借贷的欠条，加起来

“又不下千金”。店主人望着这群未曾谋
面的人，说自己没找他们借贷过啊，债主
们指着借条上的签名和手印说：“这不都
是你女婿借的吗？他不见了，这债自然要
由你这位老丈人来还！”

店主人赶紧跑到女婿的房间，打开他
的箱子，希望能找到他借贷的银两，只见
那些当初挑来时显得很重的箱子里“空无
所有，唯存铅锡数十方而已”……这才知
道自己入了人家的骗局，不仅自己上当，
还搭上了女儿，更欠了一屁股莫名其妙的
债，只好卖屋代偿，从此客店变成了淮郡
会馆。

“乘龙快婿”居然是个骗子

清末，“放鸽之风日盛一日，而放鸽之
术日奇一日”。据当时的著名报人蔡尔康
所编《记闻类编》所记，放白鸽在那时发生
了“变种”，实施骗人的“白鸽”不仅有“螓
首蛾眉”的少妇和“裘带翩翩”的少年，就
连“白发兼兼”的老太太也出马上阵了。

上海郊区有个叫蔡阿荣的农民，已经
五十岁了，老婆去世后，一直想续弦，本来
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奈何托媒人找了很
久，也没有结果，“不得上而求其次，欲觅
一中年老妇，日以持炊，夜以温足，愿亦慰
耳”。终于有个媒人介绍了一位，当面一
看，蔡阿荣差点背过气去，只见对方螺鬟
不整，马齿已加，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大得
多，保不齐得死在自己头里，于是死活不
同意，媒人嗔怪道，你倒想找个织女呢，也
得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牛郎啊，“世
固多美妇，愿自顾才貌，家世如何耳！”这
话虽然说得刻薄，却也是实情，蔡阿荣反
复思量，估计这辈子能有个女人跟着自己
捱下半辈子就不错了，于是出大洋三十六
元作为聘金，将那老妇人娶进了门。谁知
才两个月，有一天蔡阿荣下乡种地，回来

一看，老婆不见了，家中细软也被席卷一
空。

蔡阿荣气得不行，却也只能自认倒
霉，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到城里办事，正撞
见老妇人和媒人在一起，蔡阿荣怒起心
头，冲上去将她们扭送到公堂。谁知面对
知县的盘问，老妇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

“白鸽”，反而倒打一耙，污蔑说蔡阿荣拐
骗了自己十二岁的女儿阿宝，搞得县太爷
也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个是原告，哪个是
被告，媒人则坚决不承认自己认识蔡阿
荣。正在这时，有个当差的跟县太爷说，
那媒人乃“宝山、上海之蚁媒惯放鸽者”，
这才将人犯绳之以法。

骗婚一事，极为可恶，往往造成被骗
者人财两空，但是截至目前，我国的《婚姻
法》对以合法婚姻形式诈骗他人财物的不
法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这在客
观上造成了不法分子的肆无忌惮。

恶之所以为恶，一定得深挖各种纷纭
复杂的社会根源，同时认清一个道理：有
恶不惩，亦是作恶！

（呼延云）

“白发兼兼”居然也当白鸽

《废墟的花朵》
作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译者：胡小跃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8月

《春宴》是安妮宝贝改名为庆
山后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在这部
转折性的作品中，庆山用两代女
性、三组人物爱恨莫辨的关系呈现
出了一场“文字的洪流”：恣肆的情
感、丰盛的意象加以繁复结构的时
空，演绎人生中最绚烂而短暂的段
落，既浓烈又清淡，以有力的笔触
呈现了人物纠葛和心理深度，并指
向其意味深长的历史之因、生命之
谜。“情爱”是庆山想要在《春宴》中
探究的主题之一。这本小说讲述
了周庆长、沈信得、许清池、庄一
同、贞谅、琴药等人的情感流变与
生命进程。在小说中，爱恨的交集
不是二元对立的，它是绵密细致
的，人物现实关系的逻辑自有因果
渊源。他们在情感中奔腾，享受爱
欲的生起和寂灭。在庆山早期的
作品中，女性角色多为决绝与爱恨
淋漓。在近期的写作中，她笔下的
女人与异性或者说生活有了更多
的黏滞，女性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胶
着状态更强。 （现代）

《春宴》插图珍藏版
作者：庆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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